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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巴以冲突中，当中东和平进程遭遇挫折、巴以双方力量严重失衡时，巴勒斯坦人中频发自

杀性袭击，本文在分析此现象产生背景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其“烈士”情结的宗教文化心理及其具体

表现，进而揭示出此现象的出现，既是巴以双方力量严重失衡所致，又是巴人对巴以冲突的非理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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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政坛巨变，既是法塔赫与哈马斯利益冲突的结果，又是执政理念矛盾的折射，因为

前者主张以和平对话解决巴以冲突问题，而后者主张以武力对抗来解决巴以冲突问题。诚然，巴

政坛变化势必会引起巴对以斗争策略与斗争方式的变化，但斗争策略与斗争方式的变化是否意味

着完全放弃武力？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系统研究巴勒斯坦自杀性袭击这一现象频发的社会宗

教背景及其表现等。 
 

一、“烈士”情结产生的背景 

 

巴以冲突是一个既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简单体现在冲突的实质上，即两个民族对同一块土

地的争夺；复杂则体现在引发冲突的原因及各种干扰因素上，历史、传统、宗教、民族、土地以

及大国的干预等使得这个简单问题变得极其复杂。因此，虽然巴以双方以及国际社会都做了各种

努力，但许多无法改变的因素却使巴以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很明显，以色列而非巴勒斯坦依然掌控巴以冲突的主动权，前者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充足的外援

使后者在巴以冲突中始终处于劣势。日益恶化的经济和社会形势、看不到希望的政治解决、伴随着

以色列强加给巴勒斯坦普通民众的种种限制，催生了巴勒斯坦人的挫折感、绝望感和对以色列的极

度仇恨。
[1]61
对于一个身处绝境的弱势群体来讲，生命是淡漠的，以牺牲生命来推动国家的独立成为

他们的现实选择。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种种霸道行为激发出巴勒斯坦人的“烈士”情结，这种“烈

士”情结的产生来自于巴勒斯坦人民内心深处难以形容的羞辱感。当以色列士兵无法抓到投掷石块

的巴勒斯坦人时，愤怒的以色列士兵便开始拘留、殴打甚至向巴勒斯坦人开枪。
[2]14
有时候，以士

兵会故意刁难巴人，让他们在检查站无休止地等待，对他们进行搜身检查，或者在半夜将巴人叫

醒，让他们去街道上粉刷那些写有不利于以色列标语的墙壁。
[2]14
有研究表明：自杀性袭击者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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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点，但最为突出的则与其痛苦经历有关，今天的自杀性袭击者就是昔日那些亲眼看见自己的

父母遭受以色列国防军羞辱的孩子们。
[1]61
屡遭羞辱的巴勒斯坦人希望挽回自己的面子，赢得自己

的尊严。在其他方式都无法奏效的情况下，他们只有通过自杀性爆炸来获取暂时的骄傲和自豪。

于是，“烈士”情结在羞辱中产生。 
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随着周边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外交关系逐步正常化，阿拉伯国家对巴

勒斯坦问题的关心度似有所降低，而联合国又很难彻底、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再加上美国

在巴以问题上一味偏袒以色列、以色列采取的所谓“犹太逻辑”使得巴人陷入无助和孤独。偌大

世界没有一个可以为巴人“伸张正义”的地方，没有一个为巴勒斯坦问题挺身而出的铁杆盟友。

从作为个体的巴勒斯坦人的现实生活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当一个巴勒斯坦男孩和父亲通过以色列

检查站时，他看到自己的父亲受到以色列人的侮辱和拒绝后，伤心地想：“我的叔叔已经死了，我

的哥哥还在监狱里。”
 [3]84
孤独和无助使巴人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靠自己才会有出路；只有靠自己，

巴勒斯坦才会有希望。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实施自杀性袭击成为“烈士”，是依靠自身力量解决

巴勒斯坦问题的最切实可行的方式。“烈士”情结在巴人无限的孤独和无助中得以强化。 
综上所述，绝望感、羞辱感、孤独感和无助感催生了巴勒斯坦人的“烈士”情结。这种看似疯

狂或者失去理智的行为表现，真实反应了巴勒斯坦人的现实处境。虽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漠视生命，

但对于巴人来说，他们无法理性地面对现实。若要正确解读这一现象，就应像以色列著名作家大

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在其新书《死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奥斯陆和平协议十年后的以色列》
中所说的那样，应该从这些把死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人群内心深处去了解巴以冲突的实质。

[4] 

 

二、“烈士”情结的体现 

 
 在巴勒斯坦人看来，所有的自杀性爆炸行动都属于“烈士”行为，都应得到巴社会和民众的

支持，社会支持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被描述为“烈士文化”
[5]828
。连巴勒斯坦官方的术语中都没有“自

杀性爆炸”一词，只有“烈士”行为。
[1]62
可见，巴人的“烈士”情结与巴“烈士文化”紧密相连，

“烈士”情结的体现就是对“烈士文化”的一种实践。 
    （一）宗教人士对“烈士”行动的倡导使“烈士”情结具有宗教合法性。巴勒斯坦社会宗教
氛围浓郁，伊斯兰教影响着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巴普通民众对于伊斯兰教的理解和认识深受宗

教人士的影响，后者将“烈士”行为与伊斯兰教又紧密结合，并从伊斯兰教中寻求“烈士”行动

的合法解释。如巴宗教人士认为，“烈士”行动就是为了实现真主安拉的意愿，对犹太人和以色列

发动圣战是每个巴勒斯坦人的义务等，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将这种解释传递给巴民众。已故哈马

斯精神领袖亚辛曾经说过：自杀性袭击者应得到宗教人士的祈祷与祝福，因为他们不是出于个人

原因的简单自杀，而是一种“烈士”行为。
[1]9
甚至有些宗教人士在布道时也表明其对自杀性爆炸

行动的支持与认可，例如卡达维在布道中说，1996年 2月底 3月初，发生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
等地的自杀性爆炸事件不是恐怖行为，而是为了安拉的圣战。

[1]9
伊卜拉辛•马迪赫在加沙一座清

真寺的布道中也指出：对于这一点（“烈士”行动），《古兰经》已讲得很清楚，伊斯兰国家最大的

敌人就是犹太人，安拉会与他们交战⋯⋯最仇恨我们这些信徒的是犹太人和多神教者，没有什么

会阻止我们在他们中间引爆我们自己。
[6]71
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每

个自杀性爆炸行动的志愿者在执行任务前都要确认自己的行为具有宗教合法性。
[7]38
巴宗教人士这

些布道言辞传递给巴民众的信息是：“烈士”行动是伟大的、正义的、合法的，是安拉所乐于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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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是安拉所希望的。成为“烈士”后，他们就可以升入天堂。 
巴宗教人士对自杀性爆炸行动的倡导，使巴民众深信自杀性爆炸行动如同向国家交税一样理

所当然。一位 26岁的巴勒斯坦女性在谈到自己对自杀性爆炸行动的看法时说：就像你向自己的国
家交税一样，只不过我的税是我的身体，我将把我的生命献给巴勒斯坦解放事业。

[5]828
一面是宗

教人士的布道和熏陶，一面是巴勒斯坦艰难而困苦的现实，巴民众自然而然与“烈士”情结紧密

相联。在他们看来，自杀性爆炸行为具有宗教合法性，这种宗教合法性扫除了巴人内心深处的障

碍，使他们在执行自杀性爆炸行动时理直气壮。 
（二）教育、媒体的积极介入使“烈士”情结呈现出明显的承继性。在巴勒斯坦正规学校教

育中，教科书、官方电视、学校的各种仪式乃至写作和诗歌比赛等经常以“烈士”或者自杀性袭

击为主题。
[5]829
学生们在学校里受到的熏陶均具有浓郁的“烈士”气息，孩子们思考的大多是如

何使自己成为“烈士”或者自己的葬礼应该如何进行。如巴勒斯坦某一学校的学生在校园里热衷

于讨论自己最后的葬礼，有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葬礼应该在斋月举行，有的则认为在自己的葬礼上

应该有自己喜欢的巧克力等。
[3]108
巴勒斯坦的“烈士”教育不仅在中小学教育中很普遍，在大学

教育中亦然。于 2001年 6月 22日成为“烈士”的伊斯梅尔•马萨瓦比（Ismail Masawabi），就曾
在学校的遗书写作比赛中获得过一等奖。有学者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巴勒斯坦的教育思想

确实在鼓励孩子变成“烈士”
[8]96
。巴勒斯坦的“烈士”教育在孩子心灵深处种下了“烈士”的种

子，当其他孩子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巴勒斯坦的孩子却在苦苦思索如何才能使自己成为“烈

士”。这种“烈士”教育使得“烈士”行动“后继有人”，因而巴人的“烈士”情结伴随着“烈士”

教育的不断开展而继承下来。 
巴媒体对于“烈士”行为的正面性宣传也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立场方面，巴媒体表扬和支持自杀性爆炸行动，积极播放自杀性袭击者在行动之前录制好的录

像带或者遗书，以增强自杀性爆炸行动行动的政治和宗教合法性，将自杀性爆炸行动当作英雄主

义行动来宣传。正是媒体的大力宣扬，才使相当一部分巴人渴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被媒体以同样

的方式宣传；在技巧方面，巴媒体将自杀性爆炸行为描绘成为巴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行为，并赋

予其高贵、神圣的光环。有些巴媒体还主动采访自杀性袭击者的父母和家庭，全方位报道自杀性

袭击者的相关信息等。此外，媒体的介入还表现在当一个自杀性爆炸行动取得成功时，自杀性袭

击者的事迹随即成为清真寺谈话的主要内容，自杀性袭击者的照片贴满大街小巷，有关自杀性爆

炸的标语也处处可见。总之，媒体的广泛介入，不仅扩大了“烈士”情结的影响面，而且对普通

民众具有强烈的感召力。 
可见，巴勒斯坦的教育界和媒体对“烈士”的关注已对巴勒斯坦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产生了

深远影响，“烈士”赋予巴年轻人以成就感，使其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
[6]87
“烈士”情结或者

“烈士文化”不会因为自杀性袭击者的死亡而消失，会因教育和媒体的关注而具有持久性。 
（三）巴普通民众对“烈士”行动的支持使“烈士”情结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巴民众是巴

历史进步的推动者，任何一种斗争方式，如果缺乏民众的参与和认可都将显得苍白无力。1993～
2002年共有 135位自杀性袭击者对以色列平民或士兵实施袭击。[9]

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自

杀性爆炸行动在巴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自杀性爆炸事件，不是巴社会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新

的社会模式和反应，这种模式得到民众的鼓励与支持。
[1]11
巴民众对自杀性爆炸行动的支持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自杀性爆炸行动的态度。很多巴民众对自杀性爆炸行动持支持和认可态
度，所以当自杀性爆炸行动获得成功时，他们会为此感到欣喜，积极参加公众集会或游行，在大

街上张贴自杀性袭击者的照片，以婚礼仪式的规格宣读自杀性袭击者的事迹，甚至将小孩打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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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上缠着炸药的自杀性袭击者等。
[5]829 2001年 7月的民意测验显示，支持暴力行动的人占 52%。

到 2001年 12月，支持暴力的人则超过 82.6%。[1]63
巴民众对自杀性爆炸行动的支持态度在巴营造

了一种崇尚自杀性爆炸行动的氛围。自杀性袭击者的父母以有这样的子女而感到骄傲，自杀性袭

击者的亲戚以他们的英雄举动而感到荣耀，自杀性袭击者的同学或朋友以自己有这样的同学或朋

友而感到高兴；2.积极参与自杀性爆炸行动。一般情况下，成为自杀性袭击者的人大都为志愿者，
他们自愿为巴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由于此类志愿者数量较多，有些组织在招收志愿者时要进行严

格的筛选。哈马斯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只能从这些志愿者中选出一个合适的人选，其他人会感

到失望，但他们必须学会耐心等待，等待真主的召唤。
[3]114
对那些没有被选上的人，他们则积极

地学习《古兰经》，全方位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希望能够早日得到真主的召唤。近年来，有越来

越多的巴人表现出想成为自杀性袭击者的意愿。
[10]
一位父亲告诉某电视台的记者：如果我有 20

个孩子，我会把他们都送到以色列去，让他们引爆自己。此外，巴民众积极参与自杀性爆炸行动

还包括间接参与，如帮助自杀性袭击者的父母和家庭，积极传播和宣扬“烈士”思想与言论，通

过各种渠道获取执行自杀性爆炸行动所需的交通工具、服装、武器等。 
不管自杀性爆炸行动发生后是哪个组织出来宣称对其行为负责，这都不影响自杀性爆炸行动

的群众性，因为执行和参与自杀性爆炸行动的大都是巴普通民众。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参与自杀

性爆炸行动，都说明“烈士”情结在巴勒斯坦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只是这种群众性在不同的人身

上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而已，群众性是自杀性爆炸行动得以不断实现的推动剂。 
 （四）“烈士”家庭和父母的反应增强了“烈士”情结的渲染性。自杀性袭击者的家庭特别是

父母对自杀性爆炸行动的反应在自杀性爆炸行动的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父母对孩子的感情

是真挚的，他们的态度和观点对自杀性袭击者来说是真实可信的，这胜过任何夸张的舆论宣传和

铺天盖地的广告。自杀性袭击者的父母在得知自己的子女成为自杀性袭击者时都会感到非常高兴，

当马萨瓦比成为自杀性袭击者后，有记者采访其父亲，父亲说：我为儿子以这种方式死而感到高

兴，因为他既没有死在家里，也没有在检查站被射杀。
[3]89
另一位袭击者的父亲在公开场合宣称：

我为自己的儿子炸死 21个以色列人而感到骄傲，对他的死，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他是以巴勒斯
坦儿子的名义牺牲的。

[3]111
所以当某个家庭出现了一位自杀性袭击者时，其父母会拿出柠檬、茶、

糖果等食品让前来祝贺的人们分享。与此同时，某些宣称对自杀性爆炸行动负责的组织还会向自

杀性袭击者的父母提供经济资助，改善其居住环境，提升自杀性袭击者家庭的社会地位。自杀性

袭击者家庭社会地位的明显改善深深影响了周围的民众，那些家庭观念强、孝心重的孩子于是争

相仿效自杀性袭击者的行为。 
自杀性袭击者的父母是其最亲近的人，因此自杀性袭击者父母对于自杀性爆炸行动的态度在

很大程度上是其本人意愿的延伸，父母对自杀性袭击者的行动表现得越高兴、自豪，自杀性袭击

者的行动就越显得有价值：首先，自杀性袭击者父母的态度告诉敌人，巴勒斯坦人不会因为死亡

而变得悲伤不已，他们喜欢并热爱死亡，他们死亡的愿望与以色列人生存的愿望一样强烈
[3]87
；其

次，自杀性袭击者父母的态度也向普通巴民众传播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成为自杀性袭击者家庭和

自杀性袭击者的父母是幸福的、这进一步鼓舞了巴普通民众的士气；最后，自杀性袭击者父母的

支持态度就是对自杀性爆炸行动的认可，它表明自杀性爆炸行动是有价值的。他们这些人不仅为

巴伟大事业做出了贡献，而且也为家庭尤其是父母带来了荣誉。 
（五）激进组织对“烈士”行动的周密策划使“烈士”情结极具组织性。自杀性爆炸行动不

是简单的狂热之举，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周密行动。自杀性爆炸行动大都目的明确，如破坏巴以

和平进程、报复以色列的霸道行径或与其他极端组织竞争等。
[11]575

因为自杀性爆炸活动是长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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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
 [12]
，所以，一般而言，自杀性爆炸行动背后总是有某个组织支撑。在

巴勒斯坦，有四个组织宣称对自杀性爆炸负责，它们分别是哈马斯、伊斯兰圣战、阿克萨烈士旅

和巴勒斯坦解放阵线。
[13]62
为了发动自杀性爆炸行动，这些组织先招募志愿者，然后对这些志愿

者在宗教思想、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和技术操作三个层面进行训练，并做相应的准备工作，如收集

情报、获取炸药、制作自杀性爆炸所需的爆炸装置。为增加杀伤力，各激进组织的爆炸专家还会给

炸药中加入钉子和玻璃渣，选定目标并谋划如何接近选定的目标。
[6]85
最后是自杀性袭击者的告别仪

式，包括录制录像带，说明此次行动的目的和背景以及撰写遗书、准备《古兰经》和执行自杀性爆

炸行动所穿戴的服装、假发等。自杀性爆炸行动完成后，自杀性爆炸行动所代表的组织会公开宣称

对此次行动负责。除了公开自杀性袭击者的录像带外，它们还把自杀性袭击者的相关资料送给媒体，

以此来扩大自杀性爆炸行动的影响，甚至会支付自杀性袭击者纪念活动和埋葬的费用且给予自杀性

袭击者家庭上千美元的抚恤金。
[6]72
有的组织还会派人专门照顾自杀性袭击者家属。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招募自杀性爆炸行动的志愿者开始到处理自杀性爆炸行动成功后的

善后事务等一系列活动都是在激进组织的精密策划下进行的。虽然仍有少数自杀性爆炸行动是个

人行为，但大多数情况下，自杀性爆炸行动都代表一定的组织。这些组织所提供的资金、训练、

教育以及各种服务等在很大程度上为自杀性爆炸行动的顺利执行提供了保障，所以自杀性爆炸行

动本身都具有很强的组织性。自杀性爆炸行动的组织性决定了“烈士”情结的组织性，即“烈士”

情结并不是混乱无序的，而是巴人思想感情的有组织的梳理。巴勒斯坦各极端组织为了本组织的

利益，将巴人的“烈士”情结进行有利于本组织利益的引导和利用，并适时将这种“烈士”情结

转化为成功的自杀性爆炸行动。  
 

三、对“烈士”情结的思考 

 
巴人的“烈士”情结孕育在绝望、无助和羞辱中，以致有学者认为：深深的伤害、侮辱和无

助使得巴人走上了暴力反抗的道路。
[11]574

巴人的“烈士”行为既是对“烈士”情结的实践，也是

对“烈士”情结的提升。这种“烈士”情结看上去有悖于整个历史发展的潮流，但却是巴人对特

殊现实的非理性反应。也许面对复杂的巴以局势和强大的对手，巴人所能依赖的似乎也只有自杀

性爆炸行动了。既然不能很好地活着，为什么不能“光荣”地死去？对他们来说，生命只有在结

束时才会有意义。正如有些巴勒斯坦人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生命一文不值，我们的生命只有成为

武器才会有价值。
[3]2
所以巴勒斯坦人的“烈士”情结折射出巴人对死亡的狂热追求。他们认为，

只有有人义无反顾地死去，才会使剩下的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通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巴勒斯坦人的悲惨遭遇并不能说明其“烈士”情结是合理的，这只

是一种非理性的狂热情绪，其存在不仅无助于巴以冲突的顺利解决，而且还会破坏中东和平进程，

进而增加解决巴以问题的难度，“烈士”情结在巴勒斯坦的蔓延对巴以双方来说都是非常有害的。

无数的事实证明，巴以问题的有效解决不能依靠这种极端方式。 
当前巴勒斯坦政坛巨变会在短时期内减少自杀性爆炸行动的发生，因为法塔赫与哈马斯目前

的斗争重点是如何在交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对以斗争退居其次，因此针对以色列的

自杀性爆炸行动已有所减少。与此同时，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法塔赫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巴以冲

突问题，并对自杀性爆炸行动持反对态度，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自杀性爆炸现象的频发。然

而，不容忽视的是，巴政坛巨变如果没有完全改变巴方在冲突中的劣势以及巴民众的绝望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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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消除自杀性爆炸现象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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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Palestinian Suicidal Attacks 

WANG  Yaning 
 
Abstract     As far as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is concerned, especially whe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suffered setback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Palestine and Israel is off, more and more 
Palestinians wish to be a “marty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Palestinian “martyr” complex, 
deals with the embodiment and rethinking of this complex,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is 
complex is the embodiment of unbalance of Israel and Palestine in Israeli-Palestine conflicts, and it is 
still the unreasonable reactions of the Palestin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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